
从乡亲武训、义丐武训、大地主武训，到作为旅游资源的武训

柳林镇的武训从不寂寞
本报记者 董钊

B052012年4月9日 星期一
编辑：蔡宇丹 美编：石岩 组版：秦川

深读·观察
B04 2012年4月9日 星期一

编辑：蔡宇丹 美编：石岩 组版：秦川

深读·观察

县电视台首播《武训传》

“接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
院；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
愁……”

3月30日，一阵清亮的童声在武训
纪念馆中回荡。

冠县柳林镇武训希望小学的学生
们对这些顺口溜张口就来。这些传唱
了百年的“兴学歌”，到现在还有66首
保留下来。

在武训的老家冠县，以“武训”命
名的学校不止一所。“孩子们了解武
训，冠县人了解武训，捐资助学的风气
延续至今。”柳林镇镇长左华说，每年，
当地团委、工会等部门都会通过各种
方式对贫困生进行救助。

武训纪念馆的解说员杨静平时工
作不算忙，偶尔有人进来看看，她就很
熟练地复述有关武训的种种传说。这
所翻修一新的纪念馆还未正式对外开
放，但不断有媒体和影视公司前往冠
县柳林镇，武训纪念馆是他们必去的
地方。

目前，当地正筹划将这个纪念馆
和聊城天沐温泉连成一条旅游线。在
冠县，最大的名人资源无疑是武训，但
柳林镇镇长左华也承认，武训虽然名
气很大，但如何进行旅游开发，目前还
没有具体思路。

武训的故事，包括杨静在内，镇上
的孩子从小就听大人反复讲过，内容

大同小异：在清朝，柳林镇武家庄有个
叫武训的叫花子，一辈子要饭到死，攒
钱 修 了 三 所 义 学 供 穷 人 的 孩 子 读
书……

在柳林人记忆中，武训总是和《武
训传》这部电影扯上关系。

柳林人都知道，上世纪四五十年
代，电影明星赵丹为了拍《武训传》，曾
在柳林镇体验过生活。不过，现在镇上
的人很少知道这部电影究竟讲了哪些
故事。

3月29日晚，冠县电视台特意播放
了《武训传》，这是县电视台在当地首
次播放这部片子。这部60年前拍摄的
黑白电影画质粗劣，让人看着很不习
惯，但出于好奇心，不少县城居民还是
耐着性子看了这部对他们来说如雷贯
耳的“神秘电影”。

在此之前，刘炀已在网上将《武训
传》看完了。这位25岁的小伙子刚来县
委宣传部工作不久，职业的敏感让他
从网上搜到这部片子来看。影片三个
多小时的时长让他感到有些拖沓。“如
果不是和自己工作相关，我很难将这
部电影看完。”

看到最后，他还有点感动了———
备受地主压榨的武训，最终在冠县和
临清修建了三所义学，穷人的孩子可
以进学堂读书。这一点，很像靠蹬三轮
车帮助贫困孩子上学的白芳礼老人，
尽管两人生活的年代隔了七八十年。

3月29日下午，在冠县电视台的一
间会议室内，县委宣传部的几位负责

人也正在看《武训传》。冠县县委宣传
部长王丽慧刚从基层走马上任，她前
期的重头工作之一就是了解武训。和
其他冠县人一样，她之前也只是辗转
听说过武训故事。

在看这部片子前，他们先看了一
部有关武训精神的纪录片。这部纪录
片是冠县舆情分析室主任王学广等人
耗时半年，跑到北京、上海等地，遍访
与武训历史和《武训传》电影相关的人
物，最终剪辑而成的，制作这部时长35
分钟的纪录片耗资十余万元。出镜人
物有电影演员赵丹的女儿赵青、导演
孙瑜的儿子孙栋光，还有亲历这部电
影被批判的见证者。

弘扬武训精神的民间诉求在冠县
一直持续，拍摄有关武训精神的纪录
片自然落在县舆情分析室主任王学广
的头上。在王丽慧看来，这部纪录片的
根本意义在于以弘扬武训精神为依
托，促进全民创新创业。

“这部纪录片如果再不拍，怕真的
就找不到采访对象了。”王学广说，孙
栋光曾在《武训传》中饰演小武训，那
时他才7岁，现在都70岁了，而参与该
片的人很多都去世了。

武家庄曾经的忌讳

距离柳林镇约3公里的武家庄，是
武训的出生地。离村口不远，一座“武
训先生故居”的石碑矗立在一座院落
内，院内一角零落地堆放着一些柴草。

真正的武训故居早在1993年就拆
了。那是一间土坯危房，几根木头支撑
着一面将倾的山墙。武训的后人将老
屋扒掉重建，以解决一家人的安身问
题。新房门前，高悬着“堪称丐圣”的牌
匾。

村民的口口相传中，武训被叫做
“武豆沫”。随着时间推移，“武豆沫”的
传说很有些传奇色彩了——— 在武训修
建的学塾门口，老师吃饭时，武训总是
磕头行礼，自己坚持吃残羹冷炙；有位
老师因犯困被武训看到，武训跪地请
求老师好好教书；武训离世时，是听着
学生们的读书声溘然长逝的……

不过，村里的人已经很少有人知
道电影《武训传》里究竟讲了些什么内
容，但他们都曾经听说60年前有位叫
赵丹的大明星来村里拍过电影。“赵丹
开始演得不行，后来，越演越像。”一些
年长的人仍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赵丹学武训敲梆子讨钱。犁地、
推磨、拉碾子，武训后人家的神主牌
位，也被剧组借去临时用。赵丹演得
好，他在开拍前是下了大功夫去体验
生活的。”冠县文化馆馆员徐世瑞说。

影片上映后广受好评，被评为当
年十部最佳影片之一。和赵丹交情很
深的著名画家李苦禅曾对赵丹说：“这
是你演得最好的一部电影。”赵丹祖籍
山东肥城，李苦禅老家则在高唐，和武
训一样是聊城近现代史上的名人。

《武训传》上映不久，有关电影和
针对武训本人的批判在全国展开。武

训一下子成了“大地主、大债主、大流
氓”。武家庄的人开始噤声，有关武训
的林林总总成了忌讳。

1966年农历七月十三，“红卫兵”
拥入武训祠堂，扒掉了武训的墓。一位
曾现场扒坟的“红卫兵”事后回忆，破
坟时，现场有接近1000人拿大铁锤砸。
后来，武训的孙子武金兴冒险将尸骸
偷偷取走，埋在了村边的一片麦地中。

老县长的重要任务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为武训恢
复名誉，是一场10毫米的降水，这次又
是10毫米降水。解渴了，但不过瘾。”许
公绥曾任冠县副县长18年，在位期间，
这位副县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
是为恢复武训的名誉奔走。

在冠县人看来，武训一生的闪光
点就在于穷尽一切手段兴学。重寻武
训精神的担子自然落在了分管全县教

育的许公绥身上。和许公绥一起，聊
城、临清两地的官员、学者在聊城地
委、省政府等处奔波，拜访各界人士，
其中包括祖籍东平、时任国务院副总
理的万里。

“电影《武训传》解禁，我一点儿也
不感到意外！”许公绥是山东大学本科
毕业生，上大学时就看过《武训传》，不
过当时是作为批判教材来看的。

“冠县人对武训被批判的事情，从
心理上一直很难接受。”许公绥说，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为
武训恢复名誉提上了议事日程。

2011年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
党历史》第二卷也否定了批判武训的
这种做法，认为当时对《武训传》以及
武训其人的批判“在教育文化界开了
用政治批判解决思想问题的不好的
先例”。

标志性的转折发生在 1986年 4
月29日，国务院对恢复武训名誉作出

批复，胡乔木专门做了批示：“武训其
人，过去大加挞伐是错误的，现在如
大张旗鼓地恢复名誉，似亦过当。最
好在彻底查清当时指责各项问题的
基础上限于地方范围内处理。”胡乔
木当时分管领导意识形态领域的工
作，他的这个批示，被看作是对那次
批判的拨乱反正。

冠县开始为武训恢复名誉做了一
些具体工作。1989年6月，柳林人自发
举办了纪念武训逝世九十三周年活
动，修复了武训墓，举办了武训事迹展
览。1997年，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参
观武训纪念馆时又捐资40万元重修了
武训纪念馆。

许公绥很清楚，在21世纪重提武
训，必须要接受新的价值观的挑战。现
在重提武训意义何在？用中国人民大
学清史研究所研究员朱浒的话来说，
就是“武训这种个人精神的坚定性和
民间办学的主动性，成为对后世产生
最大影响的核心内容”。

2008年，冠县人民政府发起成立
“武训教育基金会”，当地很多企业家
及在外的冠县籍成功人士在赞助上都
很热心。柳林镇联合校校长王红星说，
如今柳林乡镇的老师每人都配发一部
笔记本电脑。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仅冠
县就获捐希望工程的建校款2700余万
元，建成希望小学24所。

而在关于武训的电视纪录片结
尾，许公绥写下这样的脚本：“还原历
史，是为了照亮今天和未来。”

采访对象：
瞿旋 《武训大传》作者
卢琳 山东艺术学院电影学者

齐鲁晚报：现在的人为什
么还会去看这样一部老电影？

卢琳：这是一部与新中国
历史关系密切的影片，观众观
看此片，可以产生探秘历史的
联想，比如建国初的电影审查
制度、文艺界创作状态、知识
分子的命运、当时的政治风向
变化等。

齐鲁晚报：年轻人看得不
少，网络点击率很高。

瞿旋：年轻人在看的过程
中会去思考，这种思考包括对
历史的反思，也包括通过影片
本身对现在的认知。武训精神
在过去需要，现在也需要，比
如他为办学持之以恒的态度
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齐鲁晚报：现在商业片占
据主导地位，《武训传》再次走
向市场有什么价值？

卢琳：这种观赏价值，不
一定非得是商业上的。看《武
训传》，可以了解一位奇乞的
一生，接受一次心灵洗礼；也
可以让人重新体会在那个特
定时代下，人们小心翼翼的娱
乐心态和艺术家的创作状态。

齐鲁晚报：一部电影可以
引起一场大规模批判，这让现
在许多人难以理解。

卢琳：新中国成立初期
17年间，电影被定位为最有
力和最能普及的宣传工具，主
要承担政治宣传任务，加强爱
国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革命历史、阶级对立、英雄成
长等组成了新中国17年电影
的重要题材类型。如果单单表
现一个清末传奇乞丐兴办义
学的传奇人生，与当时的电影
主流意识形态无法对接。

齐鲁晚报：现代人该如何
理解“武训精神”？

瞿旋：《武训传》的不足之
处在于过分夸大武训的苦难。
事实是，一个生活在封建社会
最底层的草民，当他下决心实
现兴学宏愿时，并没有对苦难
有太强烈的感受，相反，武训很
超脱并且自信。现在研究武训
的专家那么多，但没有一个人
能看透他。很多人却按照固有
的思维，对武训持同情态度。换
句话说，我们用俯视的眼光看
武训，其实他在用俯视的眼光
看我们。武训内心那种大境界，
是一般人不能体会的。

卢琳：武训虽生而贫贱，却
有着高尚无私的品行，悲天悯
人的情怀，这一点也是自清末
以来到今天，武训能够获得美
誉的根本原因。用今天的话来
形容，他足以“感动中国”了。

近日，一条消息出现在网络上——— 号称“新中国

首部禁片”的电影《武训传》在沉寂了六十年后，开始

发行正版DVD。这条消息引发了多样解读。

武训是谁？“禁片”《武训传》究竟是一部怎样的电

影？一个人，一部电影，搅动的是怎样一段历史？这部

电影的有限解禁，为何造成无限关注和联想？

我们深入武训的老家山东冠县柳林镇，一个乡土

的武训，或许接近最真实的武训，反照出尘世的喧嚣。

被一部电影改写的命运
本报记者 董钊

“再看《武训传》

是探秘历史”
本报记者 董钊

格对话

近日一个课余时间，山东艺术学
院传媒学院讲师卢琳从讲台上走下，
开始了另外一项工作——— 看《武训
传》。从她上大学时期就多次出现在电
影学教材中的电影《武训传》，终于在
近日露出庐山真面目。在此之前，她的
一位朋友已经迫不及待地从网上购买
了影片的正版DVD。

卢琳用三个多小时将这部电影一
气看完。她说，许多年轻人会看这部电
影，是因为这部影片传达出来的东西
真实而又质朴。更多的是，它可以让人
产生探秘历史的联想。

在省直机关供职的王益民看这部
片子的初衷，仅是因为这部电影有一
位曾被父母无数次提起的电影明星赵

丹，一如现在的偶像明星，英俊而又才
华横溢。

缓慢的剧情发展，让王益民有
点失去耐心，这明显与他喜欢看的

《指环王》、《加勒比海盗》有着天壤
之别。

然而，看完后，他快速打开微博，
在里面写下：“致敬武训：唯有天下之
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有天下之至
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事实上，这部“消失”了半个多世
纪的电影，自制作完成那天起，有两个
人的名字就在几代人的记忆中被捆
绑——— 演员赵丹和他扮演的角色———
历经道光、咸丰、光绪、宣统四朝皇帝
的乞丐武训。

跨越两个时代的拍摄

“历史上对于武训的评价，一直没
有改变，直到《武训传》电影公映，周围
的声音开始起了变化。”从事武训研究
41年的冠县文化馆研究员徐士瑞说，
从清朝至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武训的名声不坠，先有清廷授名“义学
正”，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匾额，其
事迹也被编入《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
六“孝义”一节。

1944年，陶行知送给导演孙瑜一
本《武训画传》，希望他将武训的故事
拍成电影。

“我自己流的泪，并不比他们任何

一个人少。”孙瑜后来谈到这部电影
说。他还给《武训画传》写过序文：“尽
管武训的那种个人的悲剧性的反抗方
式缺乏积极性和革命性；尽管他的作
揖长跪、含泪强笑募化来的义学决不
能推翻统治，解放穷人；可是成千成万
的人不能不看了武训的事迹而同情感
动。任何为大众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
事迹是永远值得人同情和感动的。”

《武训传》的拍摄跨越了两个时
代，从解放前的1948年开拍，到解放后
的1950年底才拍完。

1951年2月，孙瑜在给周恩来总理
的信中说，他遵循周总理的指导，影片
中“写到了”三个原则：站稳阶级立场；
武训成名后，统治阶级即加以笼络利
用；武训最后对兴学的怀疑。

1951年《武训传》公映时，曾一度
好评如潮。赵丹的女儿赵青回忆：“当
时上海的电影院几乎全部爆满，街上
的人看到父亲，就叫‘赵丹’、‘武训。’”

然而，对武训评价突然风向陡转。
因为《武训传》这部电影，一场声势浩
大的批判武训运动掀起来，这被认为
是新中国成立后意识形态领域第一场
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
了毛泽东审阅和修改的社论《应当重
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将批判引向
高潮。

“后来，有人来到武家庄，对武训
的事情展开调查，其中有一个叫兰苹
的人，就是江青。”徐士瑞说。

包括江青在内，一起来到武家庄
的，是人民日报和文化部联合发起的

“武训历史调查团”共13名成员。之后，
《人民日报》连载了近4万字《武训历史
调查记》。调查结论为，“武训是一个以

‘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
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服务的大流
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调查记”全面否定武训，同时肯
定同样生活在冠县的农民起义领袖宋
景诗：“同时同地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
的人物：一个向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
投降，一个对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进

行革命；一个被当时和以后的反动统
治阶级所一贯地加以培养、粉饰和歌
颂……前一个就是武训，后一个就是
宋景诗。”

此后，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场
大批判开始了，也开启了以简单政治
视角干涉电影艺术的先河。著名剧作
家白桦对记者说：“这第一次使文化工
作者和文艺工作者，感到了惊讶和不
习惯。”

从1980年开始，民间传出为武训
平反的声音，其后各级政府也开始推
动为武训恢复名誉的工作。1985年9月
6日，《人民日报》刊登《胡乔木说：对电
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
粗暴》的文章，被视为《武训传》平反的
转折点。

“我想得到，快要闭上眼

睛的时候，他多痛苦”

对于赵丹而言，武训已然成为他

难以割舍的情结。
至今，赵青依然记得父亲赵丹在

演武训时的入戏程度：“那时候，我父
亲像变成另外一个人，赵丹就是武训，
武训就是赵丹。”在赵青的记忆中，当
年外表英俊的赵丹为了角色需要，剃
光了头发，只剩一个“桃子”。

对于《武训传》的批判，让赵丹遭
遇巨大波折。2011年，赵青重新修订再
版父亲著作《银幕形象塑造》，这本书
将赵丹在拍摄《武训传》前后的心路和
挣扎一一展现。赵丹写道，“我一生中
从未经受过像这样的批判，一下子给
吓蒙了，思想异常混乱。”“演戏时犹如
在‘九宫格’里学描红，战战兢兢，不敢
再想如何才能增加人物的艺术魅力，
而只求如何把人物表现得‘正确’。”
赵丹想不通的是，“这部电影既然在政
治上是被彻底否定的，那么在艺术上
的成败得失，也就没有任何研究的价
值了？”

巴金曾写过一篇《赵丹同志》的文
章，提到赵丹演的武训是给他印象最
深的一个角色，“将近三十年过去了，
老泪纵横的受尽侮辱的老乞丐的面影
还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觉得他
的演技到了家。影片出了问题，演员也
受到连累，赵丹当时的心情，我是想象
得到的。”

《武训传》导演孙瑜的儿子孙栋光
对本报记者回忆，“1951年遭到批判
时，最初我父亲是想不通的，他最初的
愿望和最后的结果相差太大了，完全
是当头一棒——— 他拍《武训传》本是为
了迎接‘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新高潮’这
个主题，结果却被扣上一顶‘狂热的宣
传封建文化’的大帽子，他郁闷了很长
一段时间。”

电影被批判之后，孙瑜也曾反思，
怀疑自己是不是错了，在创作上多少
变得有些缩手缩脚，对于政治特别小
心，“他以后的作品，很难有灵光闪现
的东西。”孙栋光说，父亲晚年最后一
个愿望，就是《武训传》能够真正得到
平反，“哪怕小规模地放一放，也是好
的。”

“我始终相信会有这么一天”

如今，随着正版DVD的发行，当
《武训传》再次走进公众视野，被打上
了“中国第一禁片重见天日”的名号。

出品方深圳音像公司负责人告
诉本报记者，《武训传》DVD总共发
行了1000张，现在都卖完了，对于这
样一件年代较为久远的音像作品，
赢利显然不是最主要目的。“我们也
不打算再发，因为喜欢看老电影的
人不多，主要考虑影迷意愿，让大家
了解过去的一些事。”《武训传》DVD
的封面上，特意打上“供研究使用”
字样。

对于《武训传》的再度复出，发行
方广东大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一位负
责人向记者表示：“这个片子只是被批
判过，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禁播，所以应
该不能说‘解禁’。”

曾经拍摄出《历史的天空》、《我的
兄弟叫顺溜》等热播剧的小马奔腾影
业公司，三年前就打算拍电视剧《武训
传》，但项目报到广电总局，至今未见
批复。

而赵丹的后人一直在为《武训传》
的播映做着努力和尝试。

2005年，在纪念赵丹诞辰90周年
回顾展上，赵青在相关部门批准下，从
中国电影资料馆借出拷贝，在上海影
城放映，被媒体称为《武训传》“五十多
年来重见天日”。

在影片中，7岁小武训的形象被许
多观影者牢记，扮演者正是导演孙瑜
之子孙栋光。

此次影片修复出版，孙栋光认
为，是“该到了重见天日的时候”。

“虽然 1985年胡乔木的那篇文章也
算是平反过，但《武训传》还是不能
拿出来公开放映，所以我觉得这个
事始终没有彻底解决。要还原历史
的真面目，需要时间，但我始终相信
会有这么一天。”

本报实习生 康莉、袁丹对本文
采写亦有贡献

无论是个人、电影还是国家，不管经历怎样的遭遇，最终，它还是要回到应有的轨道上。就像电影《武训

传》的导演孙瑜之子孙栋光所说：“要还原历史的真面目，需要时间，但我始终相信会有这么一天。”

电影《武训传》中赵丹饰演的义乞武训。（资料片）

翻修一新的冠县柳林镇武训纪念馆。 董钊 摄

演员赵丹 （资料片）

丰子恺绘连环画《武训
传》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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